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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音乐会是一种思考方式

记者：你曾经说，你所追求的是一种“不存

在的声音”。如何理解这种“不存在的声音”？

沈洋：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人

也不可能两次听到同样的音乐，你此刻听到的

音乐，在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存在了。即使是

重新播放同一张唱片，音乐是一样的，但你已

经不是上一刻的你了。声音是时间的艺术，你

听过就再也不存在了，能够真正存在你心中

的，只有一种印象和感受，而这种感受是无价

的，是最珍贵的。

记者：除了音乐，听说你还有许多爱好，比

如摄影、阅读史书、钻研美食等。去年在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你还参与了一台“厨房音乐

会”？

沈洋：对，当时我参与了一次线上音乐会，

与柏林爱乐的几位首席在自家的厨房演绎音

乐。

我很喜欢研究美食，我觉得艺术不只存在

于音乐、绘画、舞蹈中，也存在于饮食文化中。

在品尝美食的过程中，我也会产生一种对艺术

的感悟。在我眼中，上海是中国的音乐之都，

也是中国的美食之都，甚至是世界美食之都。

在上海能吃到世界各地的美食，其地道的程

度，我觉得已经快赶上甚至超越东京、纽约、伦

敦等大城市了。饮食也是一种文化、一种艺

术。一座城市的文化繁荣必然是多头并进的，

不会是孤立的。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世界的演出市场

打击很大。你认为疫情过后，观众对音乐会是

否会比过去有更大的渴望，还是逐渐习惯在家

中、在线上欣赏经典音乐？

沈洋：我个人并不赞同在网上举办大量的

线上音乐会，这种方式一旦改变了人们欣赏音

乐的方式，结果或许是很可怕的。听音乐会，

不只是听音乐而已，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

思考的方式。

生活中需要一些仪式，当人们逐渐失去仪

式感的时候，可能会因此失去对待一些事情的

标准和高度。线上音乐会当然可以继续，但那

只是无奈之举，不应该成为常态。我相信当全

世界重新开放的时候，我们的演出市场会变得

更好。

寻找“不存在的声音”

人物
沈洋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16岁那年，

沈洋在天津音乐学院附中正式开启了自己的

音乐之路。2003年，他考入上海音乐学院。

2007年，正在念大四的沈洋报名参加世

界声乐界的“奥斯卡”——卡迪夫声乐比赛。

在这个世界最高级别的比赛中，他几乎唱哭

了半个大厅的观众，最终从组委会主席、帕瓦

罗蒂的老搭档琼·萨瑟兰手中接过了金奖奖

杯。此后，沈洋开始频繁登上卡内基、大都

会、林肯中心等世界知名舞台，与众多国际顶

尖乐团和指挥合作。

近年来，沈洋涉猎的曲目跨度很大，包括

巴洛克清唱剧、德奥浪漫派艺术歌曲及当代

音乐作品，他还多次受中国当代作曲家之邀，

首演其重要作品，比如叶小纲的《悲欣之歌》、

谭盾的《敦煌·慈悲颂》、贾达群的《终南山怀

远》等。他对中国艺术歌曲也情有独钟，一直

致力于演绎、推广黄自、萧友梅、赵元任等近

代音乐家的作品。

记者：你即将举行的音乐会名为

“少年若梦”，这个题目很有诗意。你

希望这场音乐会给观众带去怎样的

感受？

沈洋：这次的音乐会有两首马勒

歌曲集《少年魔号》中的歌曲。《少年

魔号》的歌词来自德国的童话诗篇，

他试图在音乐中重返童年的价值观

和思维方式。

音乐会之所以起名“少年若梦”

还不仅仅是因为这两首追忆少年的

歌曲。开场曲《a小调钢琴四重奏》是

马勒现存最早的作品，是他 16岁左

右写的一首未完成之作，很少上演。

整场音乐会都是基于钢琴四重奏的

编制，也就是用钢琴、小提琴、中提琴

和大提琴去改编马勒的作品。

这场音乐会的作品都是我个人

非常喜欢的，我很想与观众们分享。

从马勒最早的《a小调钢琴四重奏》，

到他晚期的《吕克特之歌》，基本贯穿

了其整个创作生涯。特别是最后一

首《我不再在世上存在》，展现了马勒

对人生、对音乐的态度。这两首作品

可以说是首尾呼应。从 16岁完成钢

琴四重奏，到他 51岁去世，作为一名

指挥，马勒非常成功。有人说，艺术

家最理想的状态是“把戏剧留在舞台

上”，而马勒的人生就是这部“戏”。

他的生活中有过很多短暂的幸福，也

经历了婚姻不幸、丧女之痛等。作为

作曲家，他的作品在其生前并没有获

得广泛的认可。二战后，他才逐渐成

为最受推崇的作曲家之一，他的音乐

代表了人们在世界最动荡的几十年

里的爱恨情仇，人们重新读懂了其中

超越时代的精神内核并感同身受，这

股“马勒热”一直持续至今。

记者：在一些观众看来，马勒的

音乐非常深邃，在听音乐会之前，是

否需要做一些功课？

沈洋：马勒作品的深度是一般作

品难以比拟的，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

能把心中深藏的情感用音乐语言完

整地叙述出来，并与听众进行互动。

观众在观演前并不需要做特别的功

课，因为马勒的音乐语言并不晦涩，

它是真挚的，能让人的心灵产生共

鸣。

记者：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马

勒的作品的？这位“巨人”的声乐作

品与其器乐作品相比，有哪些特点？

沈洋：马勒的《a 小调钢琴四重

奏》是他16岁左右写的，我也是从16
岁开始听马勒的。说实话，很难在短

时间内对他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但我

一开始就被他的交响曲震撼了，特别

是他交响曲中的慢乐章，充满了美感

又饱含情感，对我来说是一种前所未

有的体验。马勒的声乐作品和交响

曲不太一样，一是并没有宏大的题

材，二是非常凝练、精巧。他创作艺

术歌曲时对诗歌的选择也非常清晰。

记者：近年来，你演绎的曲目跨

度很大，从古至今、从西到中都有涉

猎，你选择曲目似乎有自己独到的眼

光？

沈洋：歌唱家需要好的嗓音，需

要语言、文化上的不断积累，还需要

一种“上帝视角”，一种对自身的俯

视。我们每个人都是艺术道路上的

过客，如何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留下

一些别人不可替代的作品，是非常重

要的。

观众喜欢什么我唱什么，什么流

行我唱什么，这当然也是一种选择。

但我认为，能够推动行业进步、社会

进步的作品，未必是当下最能被大众

接受的，或许它在短时间内只能被少

数人接受。打个比方，我们在种树的

时候，除了要关注如何结出果实，还

要考虑果树与田地，不能为了尽快结

出果实而毁了果树乃至土壤，让后辈

子孙没有东西吃。对于这个行业来

说，更重要的是耕耘土壤，丰富这个

行业的市场。

记者：有人把你称为“佛系歌

者”，怎么看待“佛系”这个词？

沈洋：对待艺术往往有两种心

态，一种是把艺术作为手段，去换取

荣誉、地位、金钱。但如同千百个行

业一样，艺术没有一条固定的道路，

没有所谓必然的结果。

我更愿意抱着无名、无欲望的心

态对待艺术，而不是抱有一种索取的

心态。换言之，我想把歌声献给听

众，把歌声献给这个世界，而不是通

过我的歌声去换些什么。能够换取

的东西都是一时的，真正能够永垂不

朽的，是这个行业在你心中的价值，

是你从事这个行业的初心。盲目地

跟风、盲目地追逐注定要被时代淘汰

的东西，很容易迷失自我。

为纪念著名作曲家马勒
逝世 110 周年，4 月 30 日，低
男中音歌唱家沈洋在东方艺
术中心为观众奉上了一场

“全马勒宴”音乐会。
这位从天津起步，从上

海走向世界的青年歌唱家，
对音乐、对歌唱事业有着自
己独到的见解。

用音乐追忆少年初心

不向艺术索取些什么

（来源：《解放日报》记者 陈俊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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